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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年感慨录

　○左克庆（1966 动力）

毕业整十年份，校友们称为“值年”。

今年，我们毕业离开母校已经整整 50 年

了。50 年，半个世纪啊，人的一生，能

有几个 50 年啊？回顾自己的 50 年，思绪

万千，激动难平，写下如此感慨录。

1960 年，我从南京考入清华，在由

吴仲华先生从美国学成归来创办的动力机

械系燃气轮机专业学习。我们实实在在地

学了五年半，五年级的下半年，即 1965

年的 9 月份，参加到北京市委组织的、与

北京市卫生局同志组成的“四清工作队”，

到北京市平谷县黄松峪公社塔窪大队搞四

清。1966 年 6 月份，“文革”开始，大串联、

写大字报，乱了一年多，在 1968 年初，

我被分配到哈尔滨航空工业部东安机械厂

（一二〇厂）。根据我自己的要求，被分

到总装车间新机研制组工作。

燃气轮机根据结构可分成四大类，即

涡喷、涡桨、涡扇和涡轴。我在东安机械

厂接触到的新机代号“792”，是将苏式“阿

意 -24”涡桨发动机头部的减速器挪到尾

部，组成新的涡轴式，装在也是自己研制

的“直六”飞机上。由于减速器挪到尾部，

夹在尾喷管的中间，温度高，条件恶劣，

经常出问题，研制难度特别大。搞了好多

年，一直没有成功，还摔了一架直升机。

1969 年，中苏关系紧张，珍宝岛开战，

军工厂内迁。当时，我家里为我找了一个

调回江苏地方工厂工作的机会，那一年全

江苏省只有十名外省职工调入的名额。但

我考虑的是，我刚从清华毕业，觉得自己

是“满腹经纶”，又年富力强，还没有为

燃气轮机做贡献呢，所以就毅然放弃了。

后来，我随第三批内迁单位的一万多人，

搬迁到江西。在乐平乐河机械厂（三七〇

厂）搞“792”几年，不成功便停产、下马。

之后转为测绘、仿制法国透博梅卡公司生

产的“透默Ⅲ C6”涡轮轴发动机，代号

“WZ-6”。这种发动机装在法制“超黄蜂”

直升机上。直升机也由飞机制造厂测绘，

自制称为“直八”（海航用）。经过三年

奋战，仿制成功。

改革开放后，工厂在 1988 年由乐平

搬迁到江苏常州，改名为“兰翔机械总

厂”（代号仍是三七〇厂），生产小批量

WZ-6，民品为摩托车和摩托车发动机。

1989 年，我被调到常州市经委，成

立“常州热电公司”，搞节能管理。后争

取到国家能源投资贷款，开始了常州第一左克庆学长夫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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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电厂的筹建工作。这是一座四炉二机次

高压小型热电厂。这当中得到过甘冽泉、

姜云宝、张孝泉等同学的大力支持。建厂

过程中曹锦成、张毓良、姜夑琦、黄训武、

张红贞、吴英华等同学还到现场指导过工

作。

热电厂的工作告一段落后，我又调回

兰翔机械厂工作。这时国家开始大量引进

俄制“苏 -27”战机，其中，发动机的大

修工作落在中国。

一般燃气轮机的启动，由装在其身上

的电动机完成，但“苏 -27”战机的发动

机功率很大，要求启动的力矩也很大。俄

设计部门考虑，如果再用电动机，则电动

机的重量也就会很大，遂改为一台小的燃

气轮机，附在大发动机的肚皮底下。这种

小燃气轮机的“大修”任务就落到了兰翔

机械总厂。工厂把我安排在“项目办公室”

当主任，开始接受起动机的大修。

1997 年 12 月，我代表工厂赴莫斯科

与俄罗斯武器进出口公司洽谈购买修理所

需设备和试验器事宜。随着项目的进展，

又成立了起动机分厂，我担任厂长。2000

年初，工厂经济效益不好，减员分流，我

写了申请，办理了退休。

退休后，我到南京和热 0 班的徐谦学

长、热 6 的张善钰、量 6 的许金道一起，

做美国欧文斯·柯灵公司的销售代理，干

了五年。2006 年到安徽省宿州市，与燃

6 的张孝泉、电 6 的沈德全一道，在宿州

发电厂建设过程中担任工程项目的设计监

理，直到投产发电。

回顾这 50 年，我既骄傲又庆幸，我

是我们燃 6 班上不能说是唯一的也是极少

数几个，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燃气轮机

这个岗位，而为之贡献了全部心血的同学。

但是，这又有什么用呢？建国都快 70 年

了，我们的燃气轮机的设计制造水平，还

是相当落后。从世界上来看，只能算是三

流国家。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的呢？

燃 6同学返校团聚，第二排左 3为左克庆学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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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为主要原因有：

一是国家不太重视。如果在上世纪

60 年代，像重视“两弹一星”那样重视

燃气轮机，我们这支团队在吴仲华院士，

倪维斗、焦树建等教授专家的领导下，也

一定能和钱学森院士领导的团队并驾齐

驱，威震天下的。但话又说回来，那时国

家穷、底子薄，资金有限。俗话说“好钢

用在刀刃上”，一颗原子弹爆炸，那作用

比再多、再先进的战机都大得多。

二是改革开放以后，国家发展了，资

金也逐渐丰厚了，但又受到“造船不如买

船，买船不如租船”“借鸡下蛋”这种思

路的影响，不愿意花精力，花资金去搞科

研搞试验。

第三，国内燃气轮机这个专业，机构

多，人员庞杂，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，信

息不交流，相对封闭，发展怎么能快得起

来？

我们只好寄希望于未来吧，看“中国

制造 2025” “中国制造 2035” “中国制

造 2045”怎样由一个制造大国变为一个

制造强国吧。

2015 年 5 月 25 日

李山，四川威远人，1986年毕业于清

华大学经管学院。现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

研究院执行院长，丝路金融有限公司董事

长。本文写于2011年。

清华情结

○李　山（1981 级经管）

今年春节，我带着太太和小孩回成都

与父母一起过年，巧遇阔别多年的三舅，

喜出望外。

三舅名叫彭伟君，1953 年考入清华大

学汽车系，是我们家第一位清华学生。

我自己 1981 年考入清华经济管理系（后

改名为经济管理学院）。我大儿子也于

2009 年考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。我们家

三代清华人首次相聚一堂，自然是十分

的开心。更令我高兴的是，三舅告诉我

他接到清华通知，将代表汽车系 1953 级

的校友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清华百

年校庆庆典。

百年清华，人才辈出，群星闪耀，

三舅只是一名很普通的清华学子，但他

浓厚的清华情结，曾经深深地感染了我，

并影响了我的求学生涯。

2015 年 12 月 14 日晚，李山学长出席“维港圣
诞夜 清华同学情”——香港清华同学会 2015 年圣诞
之夜活动，与到会的邱勇校长（中）、宗家源学长（右）
合影


